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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说创作是思维的产物，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思维方式影响到小说形式：古代循环轮回的思维方式，勾勒

出线性、圆形的小说叙述形式；“五四”后的发散思维方式，引发了小说家对多元表现形式的探寻与创新；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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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思维方式并非一成不变，“每一个时代的理

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

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284)

可见，思维“是同一定的历史时代、实践发展水平和

科学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发展各种思想文

化要素的综合反映和综合体。”[2](267−268)不同历史时期

的人与不同的客观物体发生关系的方式不同，则人们

用以观察、思考、评价和表述事物的方式也不同。表

现在小说创作形式上，作者在思考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表现内容时，同样受到作者生存的社会生活方式、文

化背景、思想潮流和思维方式影响。诚如哲人所言：

历史流传下来的每一种媒介符号的背后都蕴涵着人的

思维方式。基于这种思考，笔者尝试针对我国不同历

史时期某些思维方式的嬗变对小说创作形式演变所产

生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中国古代循环轮回的思维形态对

小说表现形式的影响 
 
在农业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经过无数次的较量后，

人类逐渐明白一个道理：自然是强大不可战胜的，而

人则是渺小脆弱的。“金、木、水、火、土，五种因子，

‘比相生’，‘间相生’，在相反相成之间，推动了从宇

宙运行到人事和谐的共同秩序。这是一个庞大而完整

的哲学体系，大到宇宙自然，小到音律的调合，人体

器官的配合，全部纳入了这一体系，两千年来一直影

响着中国人生活最基本的框架。”[3](89)这种哲学体系在

人的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天人合一”“循环轮回”的圆

形结构思维形式。 
“天人合一”“循环轮回”的思维方式把宇宙的一

切联系和复杂现象均做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简化处

理，一切关系被简化为线性因果关系。反映在古典小

说创作中则体现为“圆形结构”叙述形式。所谓“圆

形结构”叙事形式是指以线性描绘、以因果为序的连

续性叙述方式。以“圆形结构”叙事的小说，其形式

上表现为往复回环和结构布局伏笔照应、首尾关合模

式。如《三国演义》“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

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设，以成全篇之结构者也。”“自首

至尾，无一处可断”[4](6)。《水浒传》始于“洪太尉误

走妖魔”，放了“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

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下世，中经第七十一回“石碣

天星”的排座次，结于宋江等一百零八人死后赐庙成

神，末段且有诗曰：“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

中，知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水浒传》

的叙述方式在内蕴上生生不息，在结构上有始有终。

《红楼梦》中由贾宝玉从青梗峰下的一块顽石尘化而

来，历经人间的种种悲喜交加组构“太虚幻境”，终又

随空空道人弃尘世尘缘，“归彼大荒”，结于“青梗峰

证了前缘”，演出了一场因果轮回、首尾循环的人生戏

剧。在结构安排上，《红楼梦》前有薄命司名册，后有

“情榜”排座次(据脂评)。在时间上起于神话的“原

来女娲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径十二

丈、方径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5](2)到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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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人间，又讫于神话。可见，受“循环轮回”“天人合

一”思维方式的影响，先人的小说创作总是把错综复

杂、光怪陆离的内容有机地组织在一个相当完整、严

密的“圆形结构”之中。 
明清小说评点家金圣叹、毛宗岗将这种“圆形结

构”小说叙述模式看做是充溢着作者生命独立的自在

个体。这种自在个体叙述者在文本中充当的是全知全

觉的上帝角色，他们掌握着人物的命运走向，控制着

故事情节的进展，主宰着作品的一切要素。以因果为

序的线性叙述小说对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来讲，无疑

是美好的精神食粮。但人的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是向

四面八方扩展着，没有任何规定和约束，如果长久地

接受同类文化的熏陶，容易造成接受者的审美心理定

势，甚至滋长等待接受的惰性。 
 

二、 “五四”后的发散思维方式对小说

表现形式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的

普及，国人发现现代人生命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无

数可能的存在使个体生命总是处于一种瞬息变动的不

稳定样态之中，这在客观上造成国人的思维方式必须

扬弃根深蒂固的个体自在的圆形思维模式，新的适应

现实分工日益细化的多元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科学

知识精确性的现代思维方式应运而生。反映在文学创

作中，表现为作家开始关注人的生命成长过程中的种

种不确定性问题。他们发现，文学创作要发展，文学

的审美自律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就必须决裂传

统以突出现在与未来。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世界先进文化

开始渗透中国这块板结已久的干涸土地，在文艺思想

领域中，各种各样的“主义”越来越多。在众多“主

义”中，科学的、理性的、线形的、开放的进化论时

间观的引进对学者有所启发。进化论的时间观强调的

是由过去到现在以至到未来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不断

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过程，进化过程是无限的，是随

时间不断向前延伸的线性运动。进化论的思维是线性

的思维方式，但它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因果轮回”

的线性思维不一样。“因果轮回”“天人合一”的线性

思维是圆形的、封闭的思维方式，而进化论的线性思

维方法是永远向前，永远开放的思维。进化论的时间

观告诉人们：更高级、更美好、更有价值乃至更具有

神圣性的东西都在时间的前方纬度。 “五四”新文化

知识分子和作家对进化论的前瞻意识的认同，引发他

们对小说叙述方式、结构安排、语言表达等方面进行

了多元思考与探索。 

思维方式的开拓和创新意识的加强，使得作家的

思想更加活跃，视野更加宽广，小说内容和形式更加

多姿多彩。现代小说叙述方式一旦从恒稳状态中解放

出来，小说的形式开始走向多元并呈的局势。  

敲开古老小说圆型外壳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的叙述形式以精神病患者性格的模糊和

人物活动环境的朦胧，以故事的隐退、情节的淡化和

以日记体为主要结构方式，使得它与先前的小说样式

截然不同。 

“循环轮回”“圆形结构”的小说叙事形式发生裂

变的另一种小说表现形式是第二人称叙述的加盟。第

二人称叙述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叙述。一方面，第二人

称叙述由于作者采用与读者对话诉说的形式，打破了

时空的界限。“你”在作品中可能没有鲜明的形象，也

可能不能左右矛盾冲突的进程，但作者站在“你”的

角度，将人物的心理活动从不同于“我”的视觉展示

给读者。另一方面，作者把“你”拉进场，将“你”

当成读者也当成故事中的某个人物，以一种十分友好

的态度将发生的故事与“你”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充

满了诚恳的述说语气。如果读者“你”果真将自己当

做故事中的某个人物，“你”就可以利用你的想象去补

充人物性格，使人物性格朝着“你”的想象，“你”的

需要去发展。“你”也可以用你的眼光你的心灵全身心

地去扮演某个角色，并全心全意地和作者一起把故事

演完。第二人称“你”的加盟使作者不再是居高临下

无所不知的上帝，作者必须在构思、安排故事的过程

中腾出一定的时间、空间，让读者“你”去填充，直

至完成故事。作为一种人物视觉，第二人称实际上是

工业化社会进入成熟时的社会文化形态的产物，是个

人处于体制化社会中的不安意识的反应，是一种空间

化的思维方式。第二人称的加盟，表明了作者已经意

识到自己不能也无权向每一位读者提供人物发展的统

一答案了。 

在我国，第二人称“你”的使用可以推至 20 世纪

20 年代，文学研究会的青年作家许杰在《洪水》杂志

上发表过第二人称短篇小说《你的心曲》[6]。作者以

第二人称“你”的对话姿态调整了作者、文本和读者

之间的关系，开创了小说创作的新方式。后来者如莫

言、刘心武也尝试过以第二人称作为观察点进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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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高行健的《灵山》则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

还有第三人称并用方式，建构了一个实体和心灵对话

的虚幻世界。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短短十年间，

国人在思想上迅速地走过了西方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漫

长路程，各种现代主义思潮如走马灯般地匆匆掠过学

者的脑海。大多数国人在几乎来不及做任何选择的情

况下就匆忙地全盘接收了西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

思想资源。比如，米歇尔·福柯的谱系学曾经对小说

作家的小说结构表现形式产生过影响。福柯的谱系学

认为，精神原点、思想意义和学说、知识等不是线性

发展和连续不断的，而是空间的、断裂的和不连续的。

他反对观念价值和沉思的优先性，而看中断裂和偶然

性。“它要将异质性的东西聚拢，将纷繁的事件集结，

将统一的东西打碎，将禁忌的东西触动，将稳定的东

西搅毁，将历史插曲和散落的东西重新收拾起    

来。”[7](164)这种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时空观认为时间是

均匀流逝的、不可逆的，而空间则是稳定的、惟一的

时空观完全相悖。来自不同地域的多元文化与多种生

活方式的相互激荡，使原先单向的、统一的、均匀的、

理性的保守时空趋于解体和重组。 

展现在小说创作表现形式上，王蒙的意识流小说

《夜的眼》《蝴蝶》等短篇小说将时间线索的直线性打

乱了，因果相连的情节打乱了，人物大起大落的生活

经历变成了淡淡的轮廓，时间、场景、画面、情绪逐

渐从情节中游离出来。传统小说中同一个时间不同地

方只可能出现不同的人，而意识流小说却能在同一个

时间的不同地方出现同一个人，某一时刻的意识或思

想可以和另一时刻的意识或思想相迭加。作家们把意

识流的空间化倾向理解为“非情节化”，认为这种“不

注意讲故事或情节性不强的小说，是小说的一种进步

和发展”[6]。对空间化的认识使人逐渐从束缚个体思

维的机械因果链上挣脱出来，并获得思维自由。思维

的自由换来了阿城的《棋王》，它把几千年的时间都空

间化了。 

还有一些作家则以超越现实的夸张想象，虚拟变

形的表现手法，以及荒诞不经的叙述语调，挣脱了单

线、连续、个体自在的“圆形结构”模式的束缚。如

宗璞的《我是谁？》，故事荒诞不经，由人而虫，让读

者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谌容的《减去十岁》，通

过虚拟的文件——文革耽误了大家宝贵的岁月，为每

人减去十岁，刻画出一群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处境

的人的形形色色神情与心态，笔调幽默，故事荒诞。

遗憾的是这些作品的空间化倾向表现不是很彻底，故

事情节仍然完整地存在着，意识流更多地只是作为写

作技巧而不是作为思想附着于作品之上。 

莫言的《红高粱》以孙子辈的“我”讲述先辈的

故事。“我”打破常规，大胆地赋予故事中的爷爷、奶

奶、“我”各种各样陌生、新奇的感觉。“我”是孙子

辈的人，“我”在故事中本是一个尚未降生人世的人，

但“我”却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我”可以洞悉

先辈当时所作所为和他们的心理感受，“我”还可以和

现代人发生关系。“我”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地叙

述先辈们的故事，还可以以参与者的灵敏的感觉再现

先辈们的心理流程。这种看似不合常理的叙述方式表

明了，伴随着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作家因为无法再

去体验父辈们“昨天的战争”，但父辈们的讲述又令年

轻人不能完全满意。于是，作家们尝试着用自己的眼

光，从历史的流变中挖掘命运的不确定性，结果，他

们发现了父辈叙述的可疑，也发现了对历史人物命运

进行重新安排和塑造的可能性。这样，出现在作者笔

下的事件和人物，就不再是一种再现形式，而是一种

表现形式了。莫言们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思维，带着强

烈的主体色彩和艺术个性对历史进行创造性文学表

现。新思维新理念为那些似乎过时的陈旧故事注入了

新鲜的血液，史料换上了新容颜。 

人的思维一旦开放，那么，“写什么”就不是重要

的问题，而“怎么写”则上升到必须认真对待的层面

上来了。马原的小说《冈底斯的诱惑》是对“怎么写”

的一种新的实验。《冈底斯的诱惑》由零散杂乱的场景

和行动串联组合起来，没有明显的故事情节线索，小

说人物是谁不重要，人物做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

人物怎样做的过程。而人物做的过程又充满着种种的

偶然性和未知数。有时，作者会以“元虚构”手法将

故事的设计方案一并端给读者。“元虚构”手法将读者

阅读的连贯性打断，它提醒读者故事是虚假的，它让

读者不仅仅只对故事情节产生兴趣，还要关注故事的

表述方式。“元虚构”手法使用的精髓在于突出了主动

“拆散”故事的功能，它告诉读者故事是可拆散性、

应拆散的。“马原的叙事圈套”是形式探索公认的一个

起点，随后孙甘露、格非等作家也进行了一系列先锋

性的试验。古典长篇小说苦心经营的“圆形故事”“圆

形结构”在现代人的手里已经被全部揉碎，并弃之如

弊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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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家们虽然竭尽全力要表现出种种非线性

的思维形态，但在表达上仍然不得不以某种顺序来书

写，书写的顺序又因纸质印刷而固化、定型，读者很

难对文本内容进行调节、变动。文学的发展既得益于

印刷术又受制于印刷术，即便有些文本因为空白的预

留而使读者可以张开想象的翅膀，但读者如果想让他

人知道自己对原有的故事有不同的讲述方法，就必须

另起炉灶，重新改写或续写，否则，读者的不同意见

将永远只是暗箱中的操作，不被他人所知晓。 
 

三、数字化时代的思维方式对小说表

现形式的影响 
 
21 世纪，互联网以光纤、卫星、电脑、电话、以

及各种各样的通讯手段为基础，以数字化形式链接为

形式，把物质、能量、信息等诸多因素融合为一体，

使生产、贸易、金融、技术、艺术创作冲破地域的局

限而走向全球。有了互联网，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

个人都可以利用自己的智力资源在世界舞台上“有所

作为”。在互联网中，每一个电脑终端的人都会深深地

体会到自己正处在一个互动的世界当中，每个人与这

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在这样一个全球互

动的时代里，人们逐渐意识到，理解、认识客观对象

的最佳的思维方式应该是从整体出发、全方位、多视

角、多层次网络思维方式。 
从整体出发、全方位、多视觉、多层次的看待客

观对象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是系统化、交错性、互动性。 
系统化指的是思维主体在考察和研究某一对象

时，不仅要考察单一系统内部的要素、结构和功能，

而且要考察不同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非系统之间

的相互作用和联系。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和传统的直观

朴素的整体性不同，它是在各个层次综合基础上的再

综合，是系统的综合、辨证的整体综合。思维主体学

会尽可能地从整体出发，注意分析和协调处理部分与

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关系，以达到整体的最优化结

果。 
交错性指的是思维主体把人的思维过程当做信息

的加工处理过程，即把思维信息化。信息系统与系统

之间、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即网点之间相互联系、

相互交织、纵横交错，呈现出多层次的、复杂的、立

体的网状结构。 
互动性指的是思维主体认为人和对象都只不过是

网络中的一个点，它与其他接点之间，与整体之间呈

现出多层次的、复杂的、立体的网状结构，各网点之

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 
由于视野开阔了，见识加深了，所以，现代人思

维少了地域的圈定、身份的约束、学识的偏见，可以

更加科学、客观、公正、全面、完整地看待事物和分

析问题以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能全面地看问

题，人们相应地变得更加宽容、更加祥和、更加明智、

更加开通。从整体出发、全方位、多视觉、多层次看

待客观事物的思维方式给文学带来的福音是：写作者

的思维从此可以无拘无束、浮想联翩、时空千变万化，

思绪频繁切换，想象力无限扩张，可以多指向、多角

度、多游戏规则。思维的发散、扩展使得文学家族再

次现出——互文创作、小说接龙、超文本链接等文本

新面孔。 
2002 年，新浪网推出《疼痛》超文本链接小说，

小说以女主人公苏菲的女性视角来叙述苏菲与两个男

人的恋情故事。故事在两个男人的名字“胡戴维”与

“曲原”上安插了链接点，链接点下面是两个不同走

向的文本，“胡戴维”与“曲原”分别代表“好男人”

和“坏男人”形象。在他们身上产生出两个不同的故

事：点击“好男人”的接点，看到的是“好男人”因

为自己是“好人”而失去了追寻梦想的权利，失去追

求心仪的姑娘的权利后，“好男人”产生了一系列真实

的心理想法。而如果点击“坏男人”接点，看到的将

是“坏男人”为寻找更自我的人生，他主动地抛弃了

对责任的必要承担，而在此之后，“坏男人”也有了一

系列的真实的心理流露。 

两个文本分别以这两个男人的视角来展现这两段

恋情故事，这似乎和古代说书人常说的“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有点相似。但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在古代说书人那里只是权宜之计，因为说书人一张口

无法同时说两件事。说书人不管先说哪“一枝”，总会

按照作者安排回过头来再表另“一枝”的。而且另“一

枝”的故事多数只是作者对原故事的补叙或插叙，它

只对故事起到丰满或交代、补充线索的作用。由网络

读者自由点击链接起来的故事和说书人的“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完全不同。在网络上写故事，作者虽然有

权利安排链接点，但是，一旦接点安排完毕，作者就

没有权利也无法安排读者先后点击接点的顺序，或者

规定读者是不是应该点击所有的接点。也就是说，作

者其实无法过问每个读者将故事推向哪个发展方向，

故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对接点的点击权是掌握在读

者手中的。读者如果在同一页面中点击所有的链接点，

那么故事可能会横向发展，但是读者如果只点击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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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页面中的一个接点，故事有可能往纵向发展，这一

切全由读者自己来决定。读者对链接点的点击意味着

读者在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合故事。读者在他点击开来

的下一个文本中，又将碰到许多吸引人的链接点，而

链接点下还有链接点，无数的链接点往往诱使读者忘

记了上文还有链接点尚未打开。事实上，当读者回过

头来点击不同的链接点时，故事发展的走向已经是全

新的了，也就是说，读者看到的将是另外一个版本的

故事了。如果以排列组合的效应来解释这一现象的话，

那么，网络超文本链接小说的文本将是一种拥有无数

版本的小说，不同读者的点击将故事版本以几何级数

递增。 

《疼痛》在互联网小说创作中算是比较简单的网

络超文本链接故事，还有比这更加复杂的超文本链接

小说。2002 林焱的“传媒链接小说”——《白毛女在

1971》，在呈现故事形态的容量上是印刷书籍难以企及

的。那些安插了链接符号的地方，需要在各种网站上

链接之后才能得到完整的体现，这就为故事的发展埋

伏下许多的未知数。比如，如果网站发生变化，或其

中的某些内容发生变化，每个读者读到的“白毛女”

故事就将是各种各样的故事，网络多种可能性存在的

特性，使读者对这篇小说的真实情况永远难以把握。

据作家自己介绍，通过雅虎网站检索的结果，共有

6170 个网页与白毛女相符，这样，《白毛女在 1971》

从诞生的一刻开始就意味着是一部永远不可能有人读

完的作品。《白毛女在 1971》除了运用互联网的链接

功能外，还运用了文字、音响、图像、诠释等多媒体

手段进行创作，每一种媒体手段的运用都和故事产生

紧密的联系，去掉任何一种手段都将影响故事主题思

想的表达。所以，《白毛女在 1971》就只能存在于网

络之上，它是不能走下网络进入纸质印刷媒体的，一

旦走下网络印刷成纸质书籍，那么它必定被局限于某

一固定版本之中而拒斥了作为“活的作品”存在的可

能，读者也无法完成由传统读者向超读者的转变。不

仅如此，还将使这部“传媒链接小说”失去它最伟大

的贡献—借助互联网超文本链接来反映作者对多元

社会的认同，对人生、命运存在着诸多偶然因素的认

同，对人生的价值是多元的、世界是多元的、文化是

多元的、人自身也是多元的认同。超文本小说创作同

时也是作者对一因一果、一个中心、一个标准等等传

统观念的一种反叛行为。 

网络超文本链接小说、互文小说、接龙小说等新

文学形式，是创作者借助网络的特殊性能，将思维从

传统封闭走向开放，从恒常走向创新，从静态走向动

态，从单向走向多维的一次大实践、大开掘、大展示，

也是创作者们对传统的“创作是个人独特思维”神话

的颠覆，是作者抛弃传统的包袱，从作家的“神圣”

光环中走出来，与读者展开多种方式的情感、智慧的

交流的伟大举措。 

数字时代小说和传统小说在创作思维上有着很大

区别。 

区别之一：传统小说创作者既看重对表现形式的

思考，也看重对文本思想内涵的探索。而网络小说创

作者则侧重于文本形式的探索。 

如果说传统小说创作者的思维主要放在思考故事

如何设计，情节如何安排，语言如何表达的话，那么

数字时代小说创作者的思维则侧重如何利用互联网的

超文本功能，利用计算机的音响功能、绘画功能与文

字功能将故事天衣无缝地、巧妙地糅合在同一个文本

之中，让小说具有无限的张力，让不同的读者品味出

不同的故事来。 

区别之二：传统小说创作思维偏向于点上的纵深

思维，而数字时代的小说创作偏向于面上的横向思维。 

传统小说创作者对一个比较重大的社会问题总是

以长篇巨著加以阐述，文本或以章回形式深入描述，

或一节节一段段地层层挖掘，或方方面面旁征博引，

或天上人间地狱鬼神全方位调动，总之是想方设法要

把问题说透说明了。在写法上，传统小说作者为了准

确地表现某一主体思想，往往需要思考对具体书写对

象进行分割的问题，因为只有把具体书写对象分割成

与语词对应的最小单位，才能准确地表达作者的创作

意图或某种观念。换句话说，传统的写作思维是把头

脑中的意象分解开来，再进行对比、筛选、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最后选择相对应的语言来表达，对对象分

解的越细微，语言描述就越具体。传统作家为了深刻

表达主题，必然要借助具体细致的动作描写、肖像描

写、细节描写、白描以至风景描写来深入地刻画人物

的心理变化或者烘托气氛。而互联网的自由性和多元

性、非中心性特征从技术上消解了小说作者第一身份

的严肃性、责任性。自由性和非中心性使作者变成与

电脑网络并存的纯粹生物意义上的个人，作者只真真

切切地面对自己的生命，只代表自己。也许自己的故

事可能会引起他人的共鸣，即便如此，他人也不被自

己所代表，因为人性的价值是多元的，世界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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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多元的，人自身也是多元的，世界不再有固定

的本质、价值意义和目的，不再有稳定的秩序，甚至

存在的合理性也值得怀疑。“文字在我是生活状态，只

喜欢第一时间的真实感受，不会为文而文，没话找 

话。”[8]所以，没必要以一人的思想或行为代表其他的、

无数人的思想或行为。网络写手沙子在回答记者如何

构思、怎样叙事的问题时坦然承认：他的创作没有构

思，不懂叙事，它们的出发点都很相同，就是为了好

玩。写作的时候根本没有对结构、叙事做什么考虑。

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顺其自然”[9]。网络时代的文

本创作构思已经“从寻求文本的形而上的固定意义转

而寻求文本中的差异的矛盾游戏”上来了[10](83)。 

区别之三：传统小说创作因作者单一而思维严谨

细致，网络互文小说创作因作者众多而思维涣散粗糙。 

传统小说创作主体一般是固定的，故而构思严谨

到位。互文创作、接龙小说、超文本链接小说由于“作

者”与读者之间成为可以互换的角色，作者、读者界

限消失，让互文小说创作无法进行整体构思，更无法

如传统写作那样成竹在胸一气呵成。又由于各人的功

底不一样，虽然可能因互动而碰撞出出人意料之外的

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故事情节，然而文本内在意义与

结构失去统一规划，人物事件发展的前后整体性与逻

辑性被忽略了，人物的内在性格与命运走向缺乏必要

的说明或铺垫，许多重要情节的转变缺乏必要的交代，

甚至于前后产生矛盾，人物关系错乱颠倒，故事前后

章节无法衔接而大量的毫无意义的细节或闲言碎语充

斥其间。这一切都是由于创作主体不断变化和缺乏统

一构思而引起的。 
 

注释： 
 
① 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乃暗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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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vel creation is the product of thought, and different thought patter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create 
different narrative modes. The circulative thought pattern produces a narrative mode of linearity and rotundity, while the 
emanative thought pattern arouses the writers’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f the variety of presentations. The thought 
pattern of the Internet Age has created some new literary modes such as the intertextual novel and the supertextual 
cohesiv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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